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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清

瀛湖鸟岛
时隔多年
我再次来到鸟岛
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触碰着灵魂
鸟与自然的和谐
定格在天地间
山水滋养的花草树木
便是鸟的天堂

受伤的鸟
救助站里的鸟
还在笼子里蹦蹦跳跳
没有绝望的眼神
看到兽医忙碌救治
脑海里突然浮现
曾经一只受伤的鸟
在挣扎中闭上了双眼

麻雀
当年被列为四害时
注定就有抹不去的黑历史
好不容易恢复名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解剖麻雀”却成了口头禅
我时常看着
翻飞吟唱的麻雀
有些莫名伤感

乌鸦
天生不该是黑色
不该嗓门粗糙
听到声音或看到身影
似乎就有不祥预兆
还经常被莫名地扣上

“乌鸦嘴”的帽子
可你还是我行我素
尽情繁衍生息

喜鹊
不是好看
也不是声音好听
是一个好名字
给了一生美名和赞誉

人们总是把你
和喜事 吉祥连在一起
盼你来临

锦鸡
美不是你的错
错的是人
华丽的羽毛和长尾巴
藏着一生的祸福
死了也不放过
做成标本
见证欲望和贪婪

白鹭
飞翔的姿态
早已被写进诗行
代代传颂
从南到北的迁徙
留下美妙倩影
有人画也有人拍照
都用碧水青山作背景
一直延续至今

鸟窝
小时候
听大人讲
小孩子不能掏鸟窝
掏了鸟窝手就颤
手颤是一种病
不能写字拿东西
于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鸟窝
经常飞出小鸟

拍鸟的老人
千里汉江不算长
一个老人
坚守在汉江边拍鸟
他把退休金花在
拍照 归类 建档上
一本图谱
一套展板
连同秦巴山水
在大江南北熠熠生辉

我熟悉的鸟都有故事 （组诗）

封 存 的 灵 魂

许 栋

许多时候
我把自己的灵魂封存
化作忧伤的曲调
和黑色的语言
不用喝一滴酒
就醉了
然后在地下
沉睡

醒来，回眸
像一棵树
挺拔在山水间
一改匆忙的姿态
轻松吟唱着
往事如风

当我重构
语言的排序
在历史的长河中
搬运诗句
沿着河流的方向
急速赶往春天

有时候
喝再多的酒
也不醉
生活方式
我渴望简单点
不必时刻保持戒心
偶尔炙热的言辞
就让我的灵魂
抵达圣殿

朱金华

秦岭的褶皱里
故乡把炊烟拧成绳
拴住石板屋的影子

滔河水漫过石阶
带着父亲弯腰的弧度
母亲捶打过的衣裳
在晾衣杆上晃成褪色的帆

老油坊的木榨依旧醒着
挤出陈年的香
风从垭口钻进来
吹亮晒场上的谷粒
也吹乱母亲鬓角的霜

门前延伸的那条盘山公路

像条没系紧的鞋带

一头拴着老屋的门环

另一头

缠着我走散的脚印

每次回头

都看见村口的老槐树

把影子铺成路

而月亮

总在老房子的屋檐上

磨亮乡愁

故 乡 吟

盘 锦 红 海 滩盘 锦 红 海 滩
吴树民

像一群群低矮的红娃娃，臂膀挽着臂膀，嬉
戏着、喧闹着、呼喊着，从脚下簇拥着扑向苍茫
大海！这就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
最美六大沼泽湿地”的辽宁盘锦红海滩，是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的红海滩。

虽然老天不赏脸，迎接我们的是时下时停的
蒙蒙细雨，然而沿着弯弯曲曲的临海公路，朝海
滩望去，河流切割的不成形状的大小地块上，那
夺目的枣红色仍让人心灵震撼，眼前一亮……站
在辽河入海口的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举目四
望，一边是一片连一片的金灿灿的稻田，一边是一块连
一块的红彤彤的海滩。

红海滩出现在哪个世纪？出现在哪年哪月？至
今无法准确考证。有人说，有了地球、有了海的时候，
就有了这一望无际的红海滩。它是大自然孕育的一
道奇观，赐予的一片绚丽美景，展现的一场视觉盛
宴。它也不是你什么时候想去看就能看得到的，它的
珍贵之处就在于每年只红一次，只有晚秋初冬短短的
几个月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红海滩尽管每年只红一次，却美得难以言表，美
得令人窒息。

观赏多次的游人说，假如你遇上一个好日子，艳
阳高照，海波不兴，水碧天蓝，浪静沙白，你再遥望红
海滩，简直像大海边燃起的一片炽烈的火苗，铺就的
巨大红色地毯。碧蓝的天空，泛银的大海，火红的滩
涂，啼鸣的飞鸟，交相辉映，任是谁，也会目瞪口呆，浮
想联翩。若更有幸，巧遇晴空万里，夕阳衔山，苍茫绚
丽的火烧云和铺天盖地的红海滩在天际处携手结合，
幻象千层，霞光万道，恍若又将我们拉回到盘古开天
辟地前的远古世界……

老天似知人意，突然浓云散开，阳光洒在火红的
海滩和金黄的稻田，色彩绚丽。我们和所有游人一
样，急忙端起相机，对准眼前的宏图壮景，连连按动
快门。

这把海滩涂染得火红的，是一种野草，名为碱
蓬草。红海滩就是由大片大片的碱蓬草形成的海
滩湿地。碱蓬草生命力极强，无需撒种，无需耕耘，
一簇簇，一蓬蓬，年复一年，在盐碱卤渍里，生生死
死，死死生生。在光阴的流逝中，酿造出一片片火
红的生命光焰。在盘锦这片经过盐碱长期浸泡的
海滩上，碱蓬草一岁一枯荣，从春到秋、年复一年地
呈现出这样一幅奇妙的画卷。春天，一棵棵纤柔的
碱蓬草长出地面，而后在夏季渐渐变得嫩红，或半
绿半红。每年 9月 10月份，这一片片的碱蓬草由绿

逐渐变成枣红，如硕大的毡毯铺展在延绵百余华里
的海滩上，似乎要与蓝色的大海一决高下。当冬季
来临，那片狂野的红色海洋便渐渐消失在了白茫茫
的天地里，默默蛰伏着，等待第二年的春天，萌芽、
生长、盛开！

如果想置身红海滩之中，你可以信步九曲廊桥。
廊桥长达680米，由519根木桩支撑，自岸边蜿蜒伸入
海中。从狭长的廊桥栈道欣赏两边的红海滩，天地广
阔，海天分明，红海滩的美景尽收眼底，让人有一种明
星在走红地毯的感觉。你还可以乘着小舟顺着蜿蜒
的河道穿行，眼看红海滩，耳听鸟雀鸣，尽情领略大自
然的秀美与宁静，感受返璞归真的舒适和惬意。在回
廊深处，有一座座度假用的小木屋，隐藏在芦花飞飘
的迷人芦苇荡中，让人如痴如梦，让人顾盼流连。如
果你想美景与美食两不误，深秋时节，正是盘锦蟹肥
之时，你尽可以到当地渔家，大饱口福！

更神奇的是，盘锦红海滩始终追随着海浪的踪
迹。滩涂以每年 50米的速度向大海里延伸，红海滩
也就紧跟伸展的滩涂，一步一步走向碧蓝的大海……

在三年困难时期，盘锦红海滩的碱蓬草曾与粮食
掺和一起食用，拯救过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

红海滩再美，也只是让人赏心悦目。碱蓬草能在
这盐碱滩里生长，难道其他植物就无法在盐碱滩扎
根、伸枝、生长吗？

全球有 9.5亿公顷盐碱地，其中 1亿公顷（15亿
亩）在中国，2.8亿亩可以开发利用。

如果能够在中国这 15亿亩盐碱地里种植粮食，
用海水灌溉，生长、成熟、收割，那会意味着什么？那
将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宏图壮景啊！

我以为这是自己的一时幻想，痴人说梦。谁知一
看新闻，天哪，在湛江的农田中摸爬滚打了30年的陈
日胜，已经将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自从培育出能在
海水或盐碱条件中生长的海水稻之后，陈日胜已被称
为“海稻之父”“海稻的缔造者”。有媒体甚至称其是

“一个种植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望解决全人
类的吃饭问题。就连著名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
生前也称他为“国内最早发现耐碱性强、抗病性
强、生命力强的野生海水稻的专家之一”。

“海水稻”，这真是老天馈赠给人类的一份
神秘而又珍贵的礼物！

30年前，陈日胜在芦苇丛生的苍莽海滩发
现了一株特殊植物野生海水稻，按照老师的教
导，细心取下那株野生海水稻中结出的522粒种
子，让它繁衍子孙后代，在海边开始了艰难的育

种工作……
在北京富程集团的支持下，陈日胜得以大展身

手。他不仅使海水稻亩产从最初的 100斤增至 300
斤，2012年，又将遂溪产的海水稻送到北京营养源研
究所检测，数据显示其 64%的营养素高于普通精白
米，富含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再加上它没
有施过肥，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食用对人体健康更
有利。

2013年4月起，陈日胜与40多人的博士硕士团队
合作，把发源于广东的海水稻，让其到东北三省沿海
的盐碱地里都能正常生长；地处内陆的黑龙江有多种
盐碱地，pH值高达9.3，种树都不能成活，但种海水稻
却成活了。

假如中国的15亿亩盐碱地，都能长出海水稻，以
目前产量亩产 300斤计，每年收成达 4500亿斤，足以
养活2亿人。那将是中国为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有趣的是，2013年10月10日，在湖南超级稻高产
攻关基地，袁隆平的团队杂交水稻再创世界纪录：平
均亩产达1026.7公斤。奇巧的是，袁隆平与陈日胜都
毕业于农校，他们的突破都源于野生稻的发现。

2014年，袁隆平曾提出，超级杂交水稻未来走“超
模”路线，高度达到1.8米到2米。而种在湛江的海水
稻，株高已达到 1.8米到 2.3米——如此独特的“身高
基因”，或有助于实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水稻像
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人坐稻谷下乘凉。而今已
经实现。

袁隆平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团队和陈日
胜的团队依然在不同“战场”奋力拼搏：一个淡水地，
一个盐碱地，为国家开发出两个大粮仓，是国家粮食
安全的两尊保护神。

回望红海滩，我希望辽宁盘锦这片茂盛的碱蓬草
青春永驻，我更期盼沿海和内陆更多的盐碱滩生长出
颗粒饱满、身姿摇曳的海水稻，最终变成一座座稻花
飘香的大粮仓！

我 登 上 了 老 山 主 峰我 登 上 了 老 山 主 峰
王世焕

从麻栗坡县城到老山主峰的距离并不远，只有59
公里。可当地人说，如果不堵车的话，他们开车需要
一个半小时，但外地人开车需要两个小时。看来，去
老山主峰的路一定不好走。

清晨，天空下着中雨，雨势没有一点想停歇的意
思。我们的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山道
上，随着地势高低而起起伏伏。浓浓的雾气一直笼罩
在远处的山顶上，时而看不清百米之外的物体，时而
随着风儿散开，时而又厚厚地聚成一团。我一再提醒
妻子，开车慢点、慢点、再慢点。

雨渐渐下得小了，山间的雾气也完全褪去。远处
的山峰已经清晰可见，距离老山主峰越来越近了。山
峰却越来越高，树林越来越密，道路越来越难走，路上
的坑越来越多，车子颠簸得越来越厉害，我的心情却越
来越激动。

我终于登上了老山主峰。站在观景台上，我极目
远眺，望着异国境内被乌云笼罩着的群山、山间的小
村庄以及盘旋在山腰的小路，甚至还能听到鸡鸣犬
吠，眼前呈现出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耳畔没有了隆
隆的炮声，空气里没有了硝烟弥漫，只有花儿在春风
里散发出来的清香，鸟儿在树林里自由地飞翔，游人
们在主峰上欢快地拍照，还有老战士们在讲述着当年
战场的情景……

一座巨大的雕像矗立在老山主峰前的广场上，雕
刻着一名头戴着钢盔帽、手里紧握着冲锋枪的战士凝
视着远方，守卫在国门前。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陷入了沉思中。虽然老山轮训作
战时，我已经离开部队几年了，无法亲历到战火纷飞
的前线，也无法感受到战场的惨烈，但从《高山下的花
环》《凯旋在子夜》等电影以及新华社前线记者的报道
里懂得了老山战役的意义。

站在老山主峰上，我想起了与老山相邻的八里河
东山、者阴山和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被誉为自卫反击
战中的“上甘岭战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曾经所
在部队当年的战场就在那里。时间是 1985年 4月到
1986年4月。

站在老山主峰上，我想起了中法战争时期的冯子
材和刘永福，他们当年曾经英勇地守护着祖国的南
疆；我想起了那个曾经熟悉的番号：兰州军区第21军
第61师，作为轮训部队的第十侦察大队，被永远地记
载在史册上、记载在博物馆的文字里；我想起至今仍
留在互联网上的名字：刘登云、张海阳、狄国平……还
有多少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支前民兵。

站在老山主峰上，回忆着在路边看到的那些猫耳
洞和防弹坑，我想起了当年有多少将士日日夜夜守卫
在猫耳洞内，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我想起了有多少

将士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想起了有多少将
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这里流血流汗。

从老山主峰下山时，我忍不住又一次站在一个刻
着“坚如青松志不移，胸怀壮烈守国门”的猫耳洞口，
望着里边阴暗潮湿、长满青苔的墙壁，想起在当年的
战场环境下，又想悄悄问一声，年轻的战士在洞里面
是如何生存的。

再望一眼那个上方写着“祖国知道我”的拱形门，
门的下方是那些来来往往的身穿65式军装、佩戴着红
帽徽和红领章、腰扎武装带的老兵们，他们中间许多人
都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过了花甲之年的他们从祖国
的四面八方来到老山主峰战场旧址前，也许和我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军人情结。

从老山作战纪念馆出来，那一张张珍贵的图片，一
件件落满灰尘的枪炮实物，一段段记录着当年战场的文
字，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听着在纪念馆旁边的烈士陵
园里祭奠牺牲的战友们播放的哀乐，我情不自禁停了下
来，默默地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友默哀，虽然我没有见
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为了谁。

路边的老山兰盛开了，在春风吹拂下，轻轻地摇动
着脑袋，挥舞着身姿，散发着幽香。忽然，我觉得那些
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丰碑的将士们，就像那一朵朵在风
中摇曳的老山兰，年年盛开在祖国南疆的大地上……

鸡犬暮声合
赖家斌

陕南五月的乡村，满目葱郁苍翠、麦子黄了盛
夏。周日几位好友相约去安康市小南沟登山赏景。
1个小时的车程，大家欢声笑语、歌声荡漾。转进村
口，穿过火车桥，但见一层层梯田错落有致、黄绿相
间，天空像披了一层浅浅的蓝色丝绸，在阳光的映
照下，清亮如洗，轻柔缥缈。田野里，绿油油的秧苗
随风摇曳，白粉粉的洋芋花引得蝶飞蜂舞。

刚下车，同行的伙伴们早已迫不及待，大家伙
先是来了张集体合影，而后，有的簇拥着轻吻娇艳
的芍药花，有的独自奔赴一场与荷苞的亲密约会。
我们沿着盘山小路，抄小道、跨溪沟，钻树丛、攀悬
崖、爬陡坡、过栈道，看层峦叠嶂、绿树成荫，听溪水
潺潺、观奇石嶙峋，望炊烟袅袅、鸟语花香，沿途风
景美不胜收，沉浸在山水间不思归途，直到太阳落
山，还意犹未尽，在我一再催促下，大家才恋恋不舍
地下山。

在沟口农家乐用餐前的歇息时间，我沿着左
边黄泥巴路，径直走到一户农家，这是一家依山
临水的院子，正面三间两层正房，两边各有两间
偏厦，石头砌的根基土筑的墙，木头檩椽上覆盖
着泥瓦，石灰粉刷的墙面挂着几穗玉米棒，两米
多高的院坝坎上栽着几棵石榴树、紫薇树、桃树，
枝条穿插，花开得正艳，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房
后是茂密的树林，一眼看不到边，房前的菜园子
和庄稼地整理得沟畦纵横，已是豆角结荚，金黄一
片了。远眺间，“汪汪汪”，一条棕黄毛色的狗跳过

门槛，仰头狂叫着扑过来，幸好我早有准备，手里
拿着根棍子。“走开、走开，别叫了，来客人啦。”男
主人大声呵斥，转过身来热情招呼，我连声称谢，
搭把椅子坐在院坝边和主人攀谈起来。这时，夕
阳挂在山头，余晖映照在云彩上，天空旷远宁静，
一片光影斑驳，坐在土香土色的农家小院里，小狗
依偎在脚边，调皮地摇着尾巴，散养的鸡群“咯咯
咯”叫着，悠闲挪着爪子，摇摇摆摆钻进鸡舍，两头
小猪撑得肚皮圆鼓鼓，懒洋洋溜进猪圈，“哼哧哼
哧”在草堆上打起滚来。

暮色渐浓，群山苍茫、草木芬芳，几声鸡鸣犬吠、
猪哼牛哞，幽静的乡村就有了熟悉的声音，这才是乡
村该有的模样啊。主人和我相谈甚欢，不时哈哈大
笑：“你看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田有地，路修到家，水
通到家，清净自在，方便得很呢。”

我站起身来，望着凤凰山顶，想起童年在老家
的那些日子。小时候，农家除了常年辛苦劳作，渴
望五谷丰登，祈盼六畜兴旺。那时，家家户户都养
有猪、牛、狗、鸡，不仅是家人勤劳、家道殷实的标
志，也是衡量女主人是否贤惠能干、持家有方的标
准。汉字“家”就是由“宀”和“豕”组成，“宀”表示
屋顶，象征着遮风挡雨的居所，而“豕”则代表猪，
寓意着富足和安定。婆喂猪格外用心，青草、野
菜、红苕都是猪的好饲料，打猪草、拌猪食，天天不
间断，一年下来，膘肥肉满，饭菜有了油水格外香，
日子就有滋有味。牛是农户人家最忠实的伙伴，

满坡的青草、树叶是它的主食，寒冬腊月时，在干
玉米壳里添些萝卜缨、杂粮，就是对它最好的犒
劳。而牛总是与缰绳、轭头、犁耙为伴，负重耕耘，
坡地、水田在它的蹄下层层翻新，才有肥沃的田地
和丰收的庄稼。农闲时，踩泥瓦、拉石磨、驮东西，
没有消停，而我和它在一起的日子，只晓得跟着它
摘果子、掏鸟窝，却不知道它吃没吃好。

农户居住分散，看家护院离不开狗，我家那条大
黄狗体格健壮、毛色油亮、眼睛发光，很讨人喜欢，不
停在房前屋后转悠，不时吼叫几声。有时它也乖巧地
跟在大人身后乱跑，钻进树林就飞奔狂吼，惊得鸟雀
飞、兔子蹿，放学回来，它老远就摇头甩尾，扑在我身
上亲热起来。

凌晨时分，我还没睡醒，公鸡就开始打鸣催我上
学了。厨房后面的鸡笼不大，喂着十几只鸡，竹园、菜
地、树林都是它们觅食、追啄的场地。公鸡高扬着红
艳艳的鸡冠，挺胸迈步，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母鸡总
是颤颤巍巍跟在后面，只顾划拉着爪子觅食，可一旦
下了蛋，则扬眉吐气，伸长脖子“个大、个大、个个大”
炫耀个不停，婆就会撒一把玉米作为奖赏。

每当天色将晚，灯光在纸糊的窗户上影影绰绰，
这些畜禽就陆陆续续结伴回来了，猪进圈牛卧棚，狗
回院鸡归窝。院子里鸡犬相闻，哼哼唧唧，这些声音
正是从广袤而厚实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乡音、乡情、乡
愁，化作了一声声和美乡村协奏曲，朴实而生动，深情
而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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